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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ON

张若然把《王者荣耀》的帐号挂到二手物品交易平台上 决心正式“退坑”

中国女性玩家：永远困在最后一环

无论是通过消费来增强话语权，还是维权抵制厌女游戏，女孩们总被现实与虚拟层层围堵，困在游戏世界的最后一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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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若然把《王者荣耀》的帐号挂到二手物品交易平台上，决心正式“退坑”。 


五年来，类似想法隐约浮动过几回，但这次想法终于支配行动。从她发布维权微博要求《王者荣耀》官方

道歉当日算起，十几天来，私信里涌来的辱骂早已过万。而游戏官方视若无睹的处理方式也让张若然醒

悟：“我充值的每一笔钱，都在助长它越来越不尊重女性玩家的风气”。

对峙 


自从2017年下载《王者荣耀》以来，张若然习惯了在“王者峡谷”度过每个夜晚。深夜，要等到手机萤幕时

间从8点游移到12点，她才入睡，翌日复始。

不过，从今年3月28日开始，张若然的作息安排有了一些摇晃。那天，《王者荣耀》官方微博上公布了“源·

梦”设计大赛的结果，获得最高票数的作品《无心》将被制作为英雄皮肤。“源·梦”是《王者荣耀》面向大

众征集投稿的游戏皮肤设计大赛，经过官方审核后，符合标准的投稿会被公布，再由游戏玩家投票从中选

出最佳创意奖。获奖方案将被官方团队打磨落地，成为游戏中可供购买的皮肤。虽然张若然心仪的设计方

案已经在第二轮被筛出去，习惯为皮肤氪金的她仍然关注比赛。看到赛果后，她点进获奖画手“么么的早

餐”微博主页，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灰色领域。

这位画手的微博上有一篇以男性视角展开的连载漫画。主角是位男教师，心思游离于女朋友与女学生之

间。女学生的身体部位总是被分镜重点描绘出来：胸部，嘴唇，以及透明短裙下若隐若现的大腿。张若然

接著往下滑，“师生恋”、“性暗示”、“辱女”、“恋童”的标签也慢慢显露。



“么么的早茶”社交网络截图。作者提供

张若然逐个点开这些标签，再合上，愈发不适。她返回游戏官方微博，评论：“和官方合作的画师，（微

博）主页发表师生恋这样有不良导向的漫画，是不是不太好？”她担心，奖赏一名这样的画手会产生广泛而

负面的影响。

据官方数据统计，早在2020年王者荣耀的日均活跃人数就已达到1亿。“源·梦”系列皮肤的创作过程始终面

向社会，由获奖作品制作而成的道具价格亲民，6元就能买到史诗品质皮肤。同时，新浪微博是游戏官方与

玩家互动的主要阵地，这次获奖作品的流量势必会被微博放大。她认为，“每个人都会有黑历史，但灰色地

带的东西就该留在灰色地带，青少年玩家这样多的游戏，官方与画手进行正面合作，背调是要做的。”

一名ID为“兔子”的用户评论张若然的留言说：“这个画手还画过幼女向的色情漫画”，并附有一张图片。没

等张若然点开图片，评论连同图片都消失了。兔子后来私信告诉张若然，是游戏官方微博删除了那条评

论，同时拉黑了兔子的帐号。

另一位关注此事的玩家也从张若然的微博评论寻了过来，通过“私信”邀请她加入一个微博群，和其他两位

女生共同收集这位画手其它涉嫌侮辱女性的作品。但女生们从各个平台四处“扒”来的漫画原图，刚在群里

发出就被微博遮蔽，没法穿过微博的层层审查，抵达其他群员的聊天介面里。

女孩们转战微信聊天群，那些在微博上看不到真面目的漫画终于显出原形，赤裸地暴露在大家眼前。张若

然才知道，从画手微博里找到的作品不过是冰山一角，更大尺度的作品，藏匿在内地互联网审查触及有限

的地带。她们决定为自己，也为所有女性玩家，向游戏官方与画手本人讨个说法。



新浪微博为每个帐号赋予“权重”机制，活跃度高、信用值高的用户发布的资讯容易出现在“广场”和“热评”

中，获得更多关注。女孩们于是挨个测试自己的微博权重，大家按照“热度”排列帐号，张若然排在第一。

她揽过任务，发布并置顶了第一条维权微博。

从那天起，张若然晚间活动的阵地从王者峡谷转移到新浪微博。每当游戏官方微博发布新资讯，聊天群里

的几个人会互相提醒，赶去评论区留言。她们的诉求很简单——官方对此事作出回应，画手正面道歉。但

在微博热度演算法的牵制下，她们的评论总被水军评论总压在后排——水军的评论因为得到游戏的官方帐

号点赞或回复会获得更高的权重。

偶尔也会有人注意到她们，加入讨伐的行列，但这些微弱的声音无法撼动根本。早在初次看到画手过往作

品的那晚，张若然就把一些图片打包发送给王者荣耀的官方邮箱。但她只等来一封自动回复：工作人员还

在休假，春节假期结束才会处理相关事宜。张若然疑惑：“当时已经是三月底，怎么可能还在休新春假？”

其他玩家告诉她，三月底王者荣耀的官方邮件其实回复过其他玩家关于“皮肤优化”、“英雄增强”等方面的

建议，唯独绕过了张若然们的问询。

比起游戏官方微博里的一片祥和，画手微博评论区则火药味十足。在女孩子们质疑作品涉嫌“辱女”“恋童”

的留言下，画手挨个回怼：“你有证据吗，报警啊，举报啊。怂。”画手的粉丝早在张若然去游戏官方微博

留下评论时，就向画手预警：“大大把比较早的微博隐藏一下，我看到好像有人想用你以前画的一些画搞事

情”。

声音的积累是有效的。陆续有人在私信向张若然爆料这位画师的其他出格作品。原本只有四人的微信群也

慢慢增长到二十多个。更多想法在群里流动，有人提出，要注意言辞客观冷静；有人建议，要突出那副标

有“中华”字样的“本子”——本子多指带有色情内容的同人漫画。有姐妹从百度贴吧扒出，画手“么么的早

餐”曾在2012年画过一系列名为“中华美食娘”的“福利图”并想制作为本子销往国外。“打著中华的字样卖

肉，还蛮恶心的。辱华这个事情很严重，可以引起更多人的重视，所以我们把它放进去了。”张若然解释她

们的考量。

群体意见的交锋不断完善著那条置顶微博。既然官方和画手始终拒绝正面沟通，看不到一丝对女性玩家的

尊重，张若然和姐妹们索性在修改十几次微博后更正了文章结尾的诉求：“游戏官方与画师本人公开道歉，

并终止合作；如果逃避问题，请开通退款管道，返还玩家充值款项”。

围堵 
 回响来得很快。 


维权微博发出的那两天，张若然和群里的姐妹们购买了微博推广服务，也把帖子分享到各个《王者荣耀》



英雄的超话。数据却一直惨澹，阅读人数慢悠悠地飘著涨。直到有天，张若然打开微博，消息栏里红色提

示突然飙升到了“99+”，她喜出望外，在转发栏里找到了答案：排在转发栏前几位的是极眼熟的博主，张

若然在一些和女性有关的话题中见过她们的身影。这些女权博主不是王者荣耀的资深玩家，也不懂得皮肤

设计的细枝末节，但不妨碍她们关注这件事情——它已经从“游戏”本身上升到更宏大的命题，女性权益。

支持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有人在私信里询问张若然，能否授权将她的置顶微博搬运到豆瓣。豆瓣是中国

内地少有的以女性用户为主导的平台，在那里，与女性权益有关的议题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关注。

灯塔的传递，让张若然看见了曙光。但，围堵来得也很快。 


有位姐妹急匆匆敲开张若然的对话窗口，说那条维权微博被搬运到“NGA论坛”。提醒她注意保护个人隐

私。

NGA 最早是专门讨论《魔兽世界》的论坛，如今吸纳了各个游戏的玩家。这里充斥著关于女性的刻板印象

以及辱骂辞汇，如“母人”“母狗”，或是为了躲避其他平台的审查而缔造出的谐音“母刃”（母人的同音生僻

字）“母dog”——这也是整个内地游戏圈的缩影，在虎扑、百度贴吧等男性为主的平台，侮辱性的词汇更

加五花八门。

NGA论坛的厌女留言。作者提供



一天后，张若然就切身感受到这个论坛的“威力”——打开微博，她发现微博评论和私信的风向已经天翻地

覆，辱骂的辞汇接连涌来，新的消息框还在不断弹出。有人嘲讽女性玩家的游戏水准，大多都是围绕女孩

子们的“家属”展开的国骂，或以“性爱”为关键字进行荡妇羞辱。那些辞汇极为露骨，奇怪的是，微博的审

查机制完全失灵了。

透过这些高度同质化的辱骂，张若然分辨出一些人的来处和目的——留言者中有喜欢获奖皮肤，怕被举报

导致下架的男性玩家；有伺机而动，专门打击“女拳”份子的网友；还有画手的粉丝、朋友，以及这片灰色

地带的其他受众。

有人扒皮张若然的过往微博，指出她曾看过同性恋小说，试图用“性癖自由”来说服张若然。张若然反驳：

“性癖是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是幼女，这是人伦底线。同性恋不违法，恋童违法。”

连著几个夜晚，张若然很难入睡，偶尔睡著，半小时后又会惊醒，脑海里铺天盖地都是那些不堪入耳的辞

汇。有些男性用户还找到在张若然微博的评论区表达支持意见的女性玩家，辱骂她们。张若然担心姐妹们

受到同样的伤害，关闭了评论区，这导致辱骂的唯一通道就只剩下她的私信。她不敢关掉“陌生人私信”的

选项，担心会错漏其他人投稿的新证据。

辗转反侧，干脆就不睡，思考怎么回复。但很快，张若然发现她犯不著和那些人理性讨论。“他们的回复都

是不讲理的，没有逻辑的。”

有人私信她：“你要只说色情也还行，非得强调个炼铜，生怕犯法的级别不够？”“炼铜”意为“恋童”，中国

内地无处不至的审查机制已经让许多网民锻炼出隐晦的表达方法。张若然气笑：“你也知道违法啊，那你在

这儿叫什么？”她学习画手的应对方式：“他们再骂，我就说，哦，那你报警吧。”

但，围堵还没完。 


张若然发布的置顶微博梳理了画手过往涉嫌“辱女”的多幅作品。有人用“涉黄资讯”为由举报了她，倒打一

耙——这是在利用微博2020年升级的“阳光信用”功能，账号受到举报会降低评分，评论、私聊等功能也会

连带受限。连著两次收到扣分消息后，张若然新发布的微博再也无法被展示到超话与广场中。帐号失去权

重，也就失去了向更多人传递维权资讯的功能。

另一个坏消息同步到来。有位姐妹说置顶微博不见了。张若然点开页面，看到它还在，只是没了转发的按

键，阅读量停在101万。张若然知道，这是被微博管理员“夹了”——这是网友为抵抗微博过于严苛的审查

机制而创造的词汇，化用自微博CEO王高飞的ID“来去之间”。早先，网友用“来总”称呼他，随著微博的自

我阉割愈发频繁，网友干脆围绕“生殖器”调侃“来总”是“没根的”，并将“来”字下方的竖直笔画去除，转化

为“夹总” 而“夹了”也就指代“屏蔽”



为 夹总 ，而 夹了 也就指代 屏蔽 。

不过，这次突如其来的遮罩还是让人疑惑：“如果违规，官方会私聊进行通知，但这个就没有提示，直接没

了。”有人猜测，这条微博很可能是被“公关”了——每当负面舆情在网络发酵时，事件涉及的公司或单位会

私下与平台联系要求删除相关信息，以阻挡事态的扩散，这造就了内地社交平台上许多围绕社会话题的热

烈讨论在顷刻间荡然无存的奇象。

大家的猜测不无依据，王者荣耀的抖音帐号下，有人只是针对此事留了一条批评评论，在没有收到任何预

警的情况下就被永久封号了。

大家决定另找一个权重高的帐号。再编辑微博时，她们把图片打上了厚厚的马赛克，才正常发出来。接过

交接棒的是另一个女生，她遇到人身攻击，总是勇敢地反驳回去。后来张若然才知道，群里甚至有几位还

在念中学的姐妹，“一个女孩子，年龄这么小，就能参与到这种事情里面来，还是挺惊讶，挺感动的。”

除了在微博等平台声讨，她们还尝试了其他维权方式。《王者荣耀》隶属于腾讯游戏，她们向腾讯总部所

在地——广东深圳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收到回信“不属我局职能范围”，接著被推给了文化监管部门与

消费者协会，再又被推了回来，循环往复。唯一有些效果的是网信办。向网信办投诉后，画手的微博很快

被封号了。当时群里短暂雀跃了一阵，张若然以为这是胜利的预兆。但它只是某个抵抗被击溃前的回光返

照。

日子一天天翻过。4月19日，王者荣耀在官方微博上公布了“源·梦”获胜作品“无心”的制作进展图。大家看

不到女性玩家们近半个月来抵抗过的痕迹。张若然没等来任何正面沟通的机会，后来她们终于从腾讯的真

人客服那里要到一个说法：“（画手）个人作风问题，不会影响比赛结果。”

当晚，张若然卸载了游戏，取关所有和王者荣耀相关的主播。她之前注册过几个游戏帐号，累计充值近四

万，沉没成本和情感牵连让她有些犹豫，但很快她坚定下来：“退游肯定是有点儿割舍不下的，毕竟也玩了

那么多年，但是我觉得底线问题，既然王者不改，那我就跑路。”

轮回 


2021年11月14晚，王依纯照例在网易游戏《哈利波特魔法觉醒》的微博超话里流览攻略，一条投稿扎进

视线。有玩家称，游戏中的女性角色在遭受“眩晕”技能时，“表情不太对，很有侮辱性”。

几张截图中，女性角色的确如描述一样，眼睛微微眯起，舌头从口中伸出，脸上泛著红晕。有人认出，这

是日本二次元作品里常见的“阿黑颜”，又名高潮脸。



《哈利波特魔法觉醒》游戏中受争议的女性角色表情图。作者提供

王依纯立即点进“对局回放”。这是游戏新推出的功能，玩家在对局结束后可近距离查看角色的对战动作。

也是从这个功能上线开始，玩家才发觉出深埋在角色面部的异状。果然，王依纯操控的女性角色在被对方

“眩晕”时同样存在爆料图里的情况。

王依纯吃惊地发现，女性角色在遭受“雪球咒”攻击时，面部会浮现可疑的白色痕迹，但男性角色却能幸

免。王依纯很难信服这不是有意为之。她把截图发到超话里，积聚起大量关注。

除了微博超话，讨论在“女权主义”氛围浓厚的豆瓣小组里也持续发酵著，有篇“方法汇总”帖，囊括了举

报、退款、扩大热度在内的维权途径，每当评论区出现更全面、有效的建议，楼主会替换上去，确保招招

往痛处打。

扩大影响是第一步：组员提出，要在豆瓣、抖音、小红书等几个女性用户占比相对较高的平台发帖，同时

多强调“炼铜”的标签，而非“辱女”。游戏中女性角色的设定是11岁，她们考量，可以把那些以“不利于未

成年人成长”为由动辄举报游戏，且几乎战无不胜的家长拉拢过来，转为助力。

大家寄予更多厚望的是《哈利波特》的版权方华纳公司，以及原著作者罗琳。有组员留言：“退一万步说，

即使是为了政治正确，ip方也不会放任这种事情发生，罗琳本人也非常重视性别平等。”擅长英文写作的组

员把英文版的投诉邮件以及管道贴在了组里，方便其他组员复制。



最关键的一关，是呼吁玩家集体申请退款、开纸质发票。这个方法在中国内地游戏圈中普遍被视为玩家应

对策划的终极武器，它最早是2018年由《地下城与勇士》（DNF）的玩家联合发起。短时间内袭来的大量

发票申请，可以轻松扰乱运营系统、增加人力成本，最终倒逼官方作出回应。那一次的胜利，属于800万

DNF玩家。

作为一档依托于《哈利波特》IP的抽卡类手游，《哈利波特魔法觉醒》的女性玩家比例达到45%，其中不

乏游戏刚上线两个月就氪金过万的人。只一天，“哈利波特魔法觉醒侮辱女性角色”的话题就登顶微博热

搜，新浪旗下的消费者投诉平台“黑猫投诉”也表达了他们对此事的关注。



消费者投诉平台“黑猫投诉”的微博截图。作者提供

一切似乎都朝著预想的方向迈进。这样的热度让游戏官方不得不作出回应。但王依纯发现，声明是经由小

号、而非官博发布的。关于女性角色收到眩晕时吐出舌头的现象，官方用一句“舌头建模绑定有误”搪塞过

去，重点在声明的结尾——“请玩家们不要过度联想”。

一语激起千层浪，许多女性玩家不解：不但没有正面回应，竟然反倒责怪玩家没事找事？有人在评论区留

言：之所以求个说法，不是为了搞垮游戏，恰好是希望它能变好。声明中的“舌头建模绑定”问题，陆续在

豆瓣、知乎平台引发讨论，其中不乏游戏行业中人从技术角度分析。

王依纯仔细流览了多篇帖子，观点大多统一：人物的模型建构极为复杂，当游戏内不存在与舌头相关的动

作设定时，没人会费力地单独为毫无作用的舌头进行建模。除非建模师本身就抱有“让舌头起作用”的想

法。

“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态度问题，对玩家的补偿不是几个奖励就能抹过去的，至少要把完整的声明置顶几

个月，表达整个工作室的决心。”王依纯停顿，“就算是一份普通的小组作业，每个人也有各自分工，一起

审查无误才能上传，这样大的游戏厂商，没有一个内部人员觉得自己有错，那就说明每个人都有错。这样

的游戏是不值得我们女性玩家去付出时间精力的。”

《哈利波特魔法觉醒》上线初，热度一度超过长年位于全球手游收入榜榜首的《王者荣耀》。王依纯身边

的同学、朋友都是这款游戏的玩家，她此前很少为游戏氪金，但为了拿到限时奖励，甚至找了代打帮她“上

分”。

王依纯和姐妹们加大了力度，“方法汇总”贴里的建议也继续更新著。《哈利波特魔法觉醒》迫不住玩家的

攻势，接连又做了两次回应，每次更详细了一些。但那依然不是王依纯们想要的答案。可马拉松式的拉锯

战，冲淡了话题的热度，也彻底更改了官博评论区和超话的风向。

王依纯记得，第一份回应发出时，点进微博超话，许多玩家都义愤填膺，统一把枪口对准游戏官方，等到

第三份回应发出来，超话里已经注入一些水军打圆场。再有人发布维权微博时，没怎么露过面的男性玩家



纷纷站出来，重复话术：“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官方已经处理得很好，你们不要不知足了；女的打拳打疯

了。”

舆论刚发酵时，游戏内的聊天公屏就漫天飞舞著类似的论调，男性玩家调侃：“只要官方多给我几个发条

（抽奖道具），我主动替官方洗地。”他们中大多人很难与女性玩家共情，只在乎能否从中获利。

还有人进行人身攻击，依然是对女性的物化、贬低，王依纯不理解这些做法却明白原因：“这是从古到今父

权到男权一直对女性做的。他们没有办法从其他角度来骂，从小到大在这种氛围里长大，在他们眼里这就

是对女性最好的羞辱，好像女生会像他们在乎阴茎长短一样在乎胸的大小。”

声音的转变就在一瞬间。王依纯再点进最早披露女性角色存在“阿黑颜”情况的微博，发现大多已经被删除

了。豆瓣上，有人披露了制作人团队内部的聊天记录，包括如何控评、如何用话术把“性别歧视”的标签盖

过。早先就有组员留意到，她们把经多番测试得出的“女性角色受到攻击会吐舌头、男性角色则不会”的结

论投诉给官方后，隔天再登录游戏，男性角色也会作出吐舌头的表情了，她们怀疑，这是官方故意设置用

来操纵舆论的。

《哈利波特》原著作者罗琳的版权代理公司The Blair Partnership曾回复过玩家的投诉邮件，称已经向游

戏方传达了玩家的意见，请玩家们“feel free to reach out to NetEase direcetly”。女生们一合计，悟

出了这封模板的内在含义：有事找官方，我们管不著。大家有些无奈：“其实也能理解，毕竟他们负责的是

文字版权，主要还得找华纳。”但她们始终没等来华纳的回复。退款遭拒、举报失败。王依纯感到心凉，和

许多姐妹陆续卸载了游戏。已经砸进去的钱，也不想再追回了。

超话曾掀起一阵激烈的讨论，有人呼吁：女性玩家的流失，会让男女比例进一步失衡，对女性氛围会更不

友好。玩家“朱迪”称：“喜欢就要去抢，争夺氛围和话语权。”但王依纯无法从两难的局面中找出最优解：

“的确，但如果我们不退游，不让他们看到整体流水下降，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辱女是一件无所谓的事

情。”

对立 


张若然从2017年开始玩《王者荣耀》，游戏中的“每日签到”从没断过。新手时期还不明显，当技术纯熟

些，张若然越发感觉到自己被浸入一片“对女性十分不友好”的氛围。每赛季打到游戏的最高段位“荣耀王

者”后，这个感觉更清晰。

在这款需要相互配合的5v5手游里，张若然习惯开麦和队友交流，也因此见识到了男性玩家层出不穷的“性

别歧视”方法论。比如，当男性玩家看到队友的英雄备选栏是女性玩家常用的英雄时，会争先抢走射手、法



师这两个“输出位”，他们可能并不擅长这个位置，但他们自信强过女性。如果听到队里有女性的声音，他

们会脱口而出：“靠，又有女的，这局输定了。”

即使张若然的战绩领先，类似的情况也几乎每局都在发生。“他们觉得，你一个女生这么高段位，绝对是男

生带上去的，你13-1（指击败敌方13次，死亡1次），他1-5，也不影响他去骂你。”

有次和姐妹“开黑”（指朋友组队玩游戏，后来在网路清朗运动的号召下，游戏官方取缔了这个说法），游

戏刚开始，一个队友就被对面连著击败多次，张若然把语音麦转为全队可听，“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著急开

团，你这样每次上去直接就是白给。”对方开麦，张口即来男性骂人的惯用套路——围绕“生殖器官”展开的

荡妇羞辱。“他当时的战绩好像是3-8吧，明明是我carry的局，他却一直荡妇羞辱我，挺下头的。”不适不

仅在游戏对局中，张若然的战队群里，还有人分享过自己网恋女友的照片，其余男生们跟著调侃。

在男性玩家占据多数的游戏中，女性玩家并不会得到官方的特别优待。早在“女性角色阿黑颜”事件之前，

就有玩家常常在《哈利波特魔法觉醒》中看到男性玩家的昵称带有辱骂女性的字样。这些帐号有些是真

人，有些甚至是官方为了提高活跃度而打造的机器人。

王依纯就曾撞上机器人。去年国庆期间，《哈利波特魔法觉醒》上线了一款限时玩法，每轮赛事收纳32位

玩家，两两PK，获胜者进入下一轮。连续10次获得总冠军，就能兑换游戏中最高等级的“金色卡牌”。刚开

始几轮，王依纯总是轻松取胜——对方不会通过走位来躲避伤害，释放卡牌时也从不讲究连招策略，大概

率是机器人。还差两次冠军卡牌时，王依纯才遇到了真人，水准和之前的对手有如天壤。王依纯猜测，机

器人都是官方安排来增加“日活”，诱使玩家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后来王依纯点进去那些疑似机器人玩家的

主页，肯定了自己的猜测：他们穿著初始服装，脸型也几乎一致，没有人为捏脸的迹象。更重要的，他们

持有的都是基础卡牌。按匹配规则，这样水准的玩家不可能与王依纯组到一起。

用这个方法，女性玩家们挨个检验了那些昵称中带有辱女字样的玩家，果然多是机器人。她们合力举报多

次后，仍能看到这些昵称。荒诞的是，王依纯退游时特意更改的“wy倒闭啦”（wy为网易的拼音首字

母），则被游戏及时地订正为乱码，理由是昵称违规。

不同游戏的女性玩家都有著相似的境遇。 


张若然刚来到“王者峡谷”时，女性英雄的海报看上去总是过分“凉快”，胸部、腿根最大程度地暴露著。作

为一款并没有明确划分用户性向的游戏，角色设定似乎都以男性玩家的审美偏好为范本。取材于四大美人

的“貂蝉”，死亡时会娇滴滴地说“非礼啊”，“杨玉环”曾有条未上线的娇嗔语音：“人家是绿茶，你就像热

水，想泡吗？”张若然怀疑，游戏制作团队里可能的确有人存在厌女心理，“不然都写不出这么恶心的东

西。”她的猜测有一条直观的凭证：2016年，王者荣耀与SNK公司联动的英雄“不知火舞”上线前，官方微

博著重围绕她的穿著与身材做文章。





《王者荣耀》官方微博文案截图，遭到曝光后，这条微博已被删除。作者提供

王者荣耀的“媚男”色彩这两年里渐渐淡化，可那不是由于女性玩家的呼吁，反而赖于中国内地的审查制

度。从2018年，被广电总局连续几次点名“角色衣著暴露”后，王者荣耀陆续为女性英雄添上布料，后来游

戏又自我审查，给女性英雄穿上了打底裤。

2021年，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的《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路游戏的通知》把

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间限制在了周五、周六、周日与法定节假日的每晚20时至21时。有人发现，王者荣耀把

女性英雄的打底裤又偷偷去除了，没有任何说明。

女性玩家的感受，永远被放置在最后一环，很难动摇一些决定。 


张若然和姐妹们联合抵制那位“辱女”画手时，王者荣耀曾发布过一条预热新皮肤的微博，但没多久，就撤

销了这项计划。豆瓣小组有消息称，那款皮肤被下架是因为有人举报“骑摩托车不带头盔，影响不好”。豆

瓣用户多是文艺爱好者，愤懑于内地普遍存在的文艺审查、举报成风的苦果，并不赞成动辄举报的现象。

但她们更不解的是，新皮肤仅仅因为“骑摩托”这样牵强的理由就遭到了下架，那和辱女作品同根同源的“源

·梦”皮肤怎么会安然无恙？

只有一个解释能说得通。没人点明，所有人都懂。男性玩家与背靠男性思维的游戏厂商，是女性在游戏中

面临困局的直接原因，也是她们争取空间的突出阻力。

王依纯过不去那道坎——抵制《哈利波特魔法觉醒》时，有位女生把自己的游戏名改成“辱女游戏趁早

凉”，许多男性玩家接连发来好友申请进行辱骂。“本来这和他们完全没有关系，也不会侵害到他们的利

益，为什么总是急著站出来呢？”

她没意识到，对于一些男性玩家而言，他们在游戏中获取“利益”的方式，是建立在践踏女性尊严之上的。 


李筱琦参与过一款游戏的众筹，名为《退休模拟器》。游戏以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日常为中心展开。前不

久，这款游戏上线，其中有个镜头让她心生反感：一位女性趴在桌子上，双乳完全被托住、撑开。“就算人

物设定要展示出女性特质，我依然觉得这个胸是没有必要的，很冒犯女性，太媚男。”

许多女性玩家回馈后，制作方立刻修改了这些场景，还专门来到豆瓣平台道歉。如果事情停在这里，或许

这会是女性玩家第一次彻底的胜利。但事情没完。一些男性玩家看到厂商的回应，愤怒指出这是在向女性

玩家妥协，接著用打差评、申请退款的方式要胁制作方把场景更改回原貌，没多久，游戏的好评率就由



80%被打压到了32%。

李筱琦对其中几条评论印象深刻，“他们说，这些女拳份子都没有steam帐号，都不玩游戏，凭什么指手画

脚。但我觉得，一个游戏的设定让女性觉得被冒犯了，她是有去批评的权利的。”

李筱琦的评论发出后，男性玩家们紧跟了上来，试图把李筱琦“女权主义者”与“游戏玩家”的身份切割开，

以此剥夺她的话语权。“他们说你这些女权主义并不了解游戏，你们的批评剥夺了男性玩家享受游戏的自

由。”李筱琦感到莫名其妙：“我无法理解，如果他们感到自由被剥夺，只能说他们过于自由了。这个社会

本来各个方面对男性都是优待的，所以当他们意识到他们所谓的自由权利需要拿出一点点去跟女性分享，

他们就急了。”

空间 


退坑后，张若然和王依纯转战乙女向游戏。起初她们只是想著，女性玩家多的地方，环境也许会稍好一

些，但陆续展开几章剧情后，张若然被《光与夜之恋》中的男性角色“查理苏”触动了。

她扮演的女性角色恰逢月经，支支吾吾半天才隐晦地透露给男主查理苏，查理苏温柔地告诉她，这是正常

生理现象，不必觉得羞耻。

第二次震撼来自游戏中一个关于“性同意”的话题。碍于审查，剧情说得含糊，但玩家已经习惯从隐晦的表

达中捕捉到它的主题。查理苏问：“未婚妻，你是不是还没准备好？”见女主犹豫，查理苏接著说：“没关

系，我可以等，我说过的，你可以再好好考虑。”又补充：“这是你的选择权。你拥有在任何时间思考、纠

结、停顿、反复的权利，这一切都属于你，也只属于你。”

看到这句话，张若然眼眶一热，泪径直流下来，好像那是一块浮冰融化后从心里流淌出的。她终于找到了

一份真正适合女性玩家的空间：“我以前玩王者的时候，一直说给乙女游氪金的人都是傻子，但真正接触到

游戏之后，收获的快乐比王者多得多。这些男性角色不是空有一张脸，而是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寻到“女性友好”空间的还有李筱琦。从13年初次接触游戏开始，李筱琦陆续关注了多个游戏论坛，但只看

游戏策略，几乎从不发言。这些以男性玩家为主的论坛，气氛总是割裂的，李筱琦回忆她的观察：“游戏圈

有鄙视链。他们要么就是互相攻击，像斗鸡那种特别紧张的状态，要么会达成一种非常奇异的和谐，比如

抱团攻击女玩家的时候。”偶有几次参与评论，每到激烈处，李筱琦就会被扣上“女拳份子”的名号——这在

男性主导的游戏论坛里，已经成了结束话题的万能钥匙，女性玩家提出再多有理有据的观点，“女拳”两个

字就足以抵消一切。

2020年 李筱琦在豆瓣推荐栏里看到“女性玩家联合会”（简称“女玩”小组） 流览了几个帖子 李筱琦才



2020年，李筱琦在豆瓣推荐栏里看到“女性玩家联合会”（简称“女玩”小组）。流览了几个帖子，李筱琦才

意识到，她在此前玩过的五十多款游戏里遭遇的令人心生不适的现象，都可以由一个名词解释：男性凝

视。

在女性主义研究中，男性凝视涵盖了两个方面的解释：男性为了享受视觉上的愉悦对女性的观看、凝视，

以及进一步的，男性把对女性的期待施加到对方身上。在这个概念里，女性总是被动的一方。

这是“女玩”组经久不衰的话题。 


有关于怎样定义“男性凝视”的，组员们普遍达成共识：女性角色的外观过于暴露，夹带软色情，或者塑造

女性角色时带有性别偏见，把所有女性角色都设置成负面形象，都算在男凝的范畴里。

随著讨论，男凝的定义被进一步精确化，李筱琦认为男凝的关键在于游戏对客体——女性的塑造，“只要女

性拥有独立人格，就不算是男凝，哪怕她的设定有黑丝巨乳，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组员“叶子”的观点

不同：“女性的人设和外观是要自洽的，具有服务性的外观本身会消解叙事的严肃性，比如‘这是我的战

争’这种游戏，如果制作组给里面的女性NPC全部安排上低胸装和吊带袜就会显得十分荒谬。”

还有关于怎样区分“男性凝视”边界的。李筱琦倾向于以游戏类型作为界限，“那些黄色游戏的黑丝、大胸或

者情趣服饰，一看就是取悦男性的，它们可以存在于黄色游戏这个分类里。但如果是普通的游戏出现这种

超越常规的角色的，我觉得这就是不能接受的。”

叶子想到了组里关于《VR chat》的讨论，多位女性玩家都曾在这款VR游戏中遭受到“性侵害”：有男性玩

家在自己的虚拟躯体上作出抓胸、摩擦胯部等猥琐动作。VR的特殊性，让一切虚拟的行为都能转化为实在

的感受，玩家中有受害者直言：“我从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变成了一个无能为力的女人。”叶子思考：“只能

说，伦理观道德观和法律没有跟上科技发展的速度。”

从游戏现象出发，组员的讨论延展到了更宽广的领域。一位组员针对“无能为力的女人”这个说辞发表看

法：“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到底怎么从精神上和生理上，打破传统思维下女性是性的受害者的僵局”，另一

位组员回复：“我认为性侵害罪恶的本质不是性，而是强迫，无论怎样对待性这件事，她都是被强迫的受害

者，一切违背女性本身意愿的性都是性侵害。”



豆瓣“女性玩家联合会”的群组讨论话题。作者提供

类似的交锋每天都在小组里交替著。有天，李筱琦看到有组员安利了一款自己玩过的单机冒险类游戏《狄

仁杰之锦蔷薇》，下意识点了进去和楼主分享见解：“这个游戏最打动我的是里面的人物设定和制作人体现

出的人文关怀。”



游戏中有个卖花女的角色，那句对白让李筱琦记忆深刻：“这世上男人总想高女人一等，处处排挤我们，我

们只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一条不受你们主导和猜忌的路。”更让她惊喜的是主角狄仁杰的回答：“言

之有理，希望有一天，男女地位不会像你口中所说的那么悬殊。”

李筱琦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舒适：“这样的话题在那些男性主导的论坛里，是根本不可能有的。” 


切口 
 然而，找到舒适圈就是女性玩家的胜利吗？ 


王依纯被网易旗下另一款手游《时空中的绘旅人》的“潮汐之间”吸引，它纪录女性玩家每个月生理期到来

的时间，王依纯很依赖这个功能，感觉被游戏关怀著，也愿意为此氪金。

但局部的突破，弥补不了其他领域的失守。接触了几款乙女向游戏后，王依纯发觉这些游戏的设定千篇一

律，一切玩法都伴随著氪金、抽卡，几乎没有策略可言。在《王者荣耀》等竞技类游戏里，男性玩家与女

性玩家讨论时，经常会冒出一句标志语录：“女的不会打电竞，就是来买皮肤的，王者荣耀都被你们玩成王

者暖暖了。”

《王者暖暖》这个说法化用自一款面向女性玩家的换装游戏《奇迹暖暖》，通关的方法是收集材料、制作

服装，游戏里最贵的虚拟服装换算人民币需要648元，这也因此成了“女性不会玩电竞，只会玩装扮游戏”

的佐证。

王依纯思索：“如果氪金能让我受到尊重，我愿意为它花钱。而且消费本身就是去争取空间的方法，数据会

说明究竟哪些人在支撑著游戏活下去，如果女性玩家数量占到了90%，它真的会作出一些让你觉得不适的

内容吗？”但她也承认：“消费只是能让你得到一些喘息的空间。乙女向是根本比不过大众向游戏的，大众

向游戏面对的是两个性别，不同年龄，而乙女游限定了这些可能性。”女性在游戏世界的困局，要回归到现

实世界中。

李筱琦关注了几位游戏博主，多次看到女性玩家在投稿里询问：有没有适合女性的游戏？李筱琦觉得这个

命题本身是建立在刻板印象之上的，“当我们在说某个游戏适合女生的时候，其实我们指的是一个轻游戏、

一个休闲游戏，一个不需要操作或者是不怎么需要脑子的游戏。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女生不会玩游戏。”

直到大学，在周围人的带动下，李筱琦才踏入这片已被男性包围的虚拟世界。和身边的男性同学、朋友聊

起游戏，她发现他们接受游戏的启蒙要早得多。男孩们大多在小学之前就已经在表哥、堂哥的感染下玩起

“小霸王”、“红白机”。但女孩子，似乎总是被教导，游戏不是她们该碰的东西。“这是男女后天的不同，在

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不存在适合女生的游戏。我很希望女生可以多去接触拓展自己对游戏的审美和理解，

有很多女生操作特别好，只是她还没有遇到可以展现她操作天赋的游戏。”



后天的氛围，隔离著女性，也在培植著男性玩家的厌女情结。王依纯在微博首页看到过一篇帖子，关于

《英雄联盟》中的男性角色“腕豪-瑟提”。他在游戏里是“上单位置”，轻松克制曾十分强势的“上单四姐妹”

——四位女性英雄，结合瑟提释放技能时作出的打拳动作，男性玩家们为他亲切起了一个暱称：劲夫。取

材于热爱拳击运动且数次传出对女友施行家暴的内地男星蒋劲夫。

用如此恶劣的社会事件来玩梗，王依纯只觉“太离谱”，可有女性玩家以“不尊重女性”为由鸣不平时，依然

会被“女的不会玩游戏，只会打拳”这句通用说辞堵了回来。

除了文化薰陶，以及男性玩家和厂商公司的打压，王依纯总觉得，“女性玩家从一开始就被设置了一道门

槛。”

蒋林华初次进入游戏世界是在小学五年级，当时每个网吧里正风靡的是刚刚发行的单机游戏《仙剑奇侠

传》。他对一个场景印象深刻：李逍遥去仙灵岛求药，看到赵灵儿在洗澡——在中国古代传说里，类似“牛

郎织女”的故事总是承载著浪漫的象征。

处于性朦胧期的蒋林华还没意识到，早期游戏几乎已经默认玩家是男性。蒋林华陆陆续续玩了两百多款游

戏，再回顾那个暴露的镜头时，觉察出了一些不对劲，“一个女孩子在洗澡，有人去偷看，确实不太合

适。”蒋林华思考：“可能男性跟女性的视角不一样，男性可能比较喜欢那种妖艳一些或者说比较漏的。”

王依纯偶然了解，乙女向游戏的文案是由女性设计师创作的，她慢慢明白，只有女性才能真正了解女性的

诉求。想让大环境有所好转，就要让女性参与到各个游戏的设计环节。而这些前提，是“女性力量集中在一

起，团结起来去对抗整个男权社会，让外界听到女性的声音”。

这又是一道难关。王依纯还记得半年前在《哈利波特魔法觉醒》超话的遭遇，对抗未半，有女性玩家就自

觉加入男性玩家的战营，发帖说：我是女性，但我不觉得这是对女性的侮辱。王依纯无奈，她尊重每个人

的思想，但在紧要关头，这番话无疑是泼冷水。

在不止一个社会新闻的话题下，王依纯都切实感受到了男性的“凝聚力”，即使是女性被强奸的新闻，评论

区也有许多男性争先恐后与强奸犯共情：“一定是这女的穿得太少了。”

去年5月，李筱琦退出了“女性玩家联合会”。当时，组员们在QQ群中讨论起一条微博热搜：一位女性网文

作者称丈夫在自己怀孕期间多次出轨，言语间透露出自杀倾向，但接著又迎来了“反转”，有帖子扒出，她

只不过想挑拨网友的情绪去“网曝小三，挽回老公”。一位组员怒其不争，在群里大骂其为“婚驴”——这个

词在内地互联网平台已被封禁，部分女权主义者用它来形容那些迎合男权社会婚姻规则、“像驴一样蠢笨，

被剥夺了权利还乐不自知”的女性。



紧接著，这位组员就被组长禁言了。李筱琦不解，“不同意见的争论很正常，但禁言却是剥夺了组员的讨论

权利。”事态还在演进。据组员回忆，女玩小组曾创建三个QQ群，当天，封锁了很久的2群突然新增一位成

员，她似乎是带著某种“目的”前来，没有按规定把群名片改为豆瓣ID，刚进群就挨个辱骂组员，组员向组

长在内的管理层投诉多次，始终没起作用。几乎同步，女玩组的组长在豆瓣上发了帖子，同样对组员们进

行“无差别攻击”。事情过于荒诞，这让女玩组陆续流失了几百位组员。

“我觉得大家应该把更多的心思跟精力拿来讨论游戏，而不是互相地去攻击。”李筱琦觉得，这与小组建立

的初衷相悖：“大家本来是去反对男性霸权的，结果在一个女性玩家的内部管理组作出这样的事，她们的行

为其实跟那些男性玩家我觉得没有区别”。

组长和几位管理员引咎辞职后，新管理“石榴”和剩余管理员讨论，准备用一些新规则来稳固小组的讨论氛

围。“组长和管理的职能，如果集中在一个号上，权限就太大了。”她们决定不再设立“组长”一职，让管理

们分摊组长的职能，尽可能“去中心化”，防止权力滥用。2021年，小组的热度吸引来了许多男性用户，频

繁有人私信女性组员进行言语羞辱，“石榴”和管理员们于是又推出一条新规定：只允许生理女性进入，“以

身份证信息为准”。另外又更新了违禁词，防止女性内部进行彼此攻击。

图十六 组员们票投出的违禁词，有人留言：“好像再怎么增加违禁词，也还是会有源源不断的新词被造出

来骂人。”

石榴表示：“我希望小组提供一个安全、自在的讨论氛围，你不会在这样子的空间里受到性别攻击，大家都

鼓励友好多元的态度。”

最关键的还是女性玩家要先达成一种共识。女性玩家在游戏世界的困局，其实始终围绕著“女权主义”这个

更为宏大的命题展开。

两年前，张若然注册微博，广阔而复杂的现实世界就这样不由分说地挤到眼前，她们对抗的是王者荣耀和

辱女画手，是大环境带来的不平等。与游戏的对抗，似乎和现实世界没什么分别。张若然持续关注过“徐州

铁链女”事件，它曾在内地互联网上凝聚起一阵阵声浪，但又如无数个曾在这片土地上发生又消声的案例一

样，被人为地斩断了后续。

抵制辱女画手期间，内地互联网上同时发生了一件震动张若然的事。4月2日，“共青团中央”在微博上发布

了“红军长征”、“抗洪救灾”、“抗疫志愿者排队前行”在内的组图，称“一代人一代人的长征”。有女性网友

指出：“一个女性也没有，都是男性，你们是如何避开这些为国家鼎力奋斗的女英雄？”

实际上，官媒在宣传口径中对女性的忽视在内地平台早已不是新鲜话题。2020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实际上，官媒在宣传口径中对女性的忽视在内地平台早已不是新鲜话题。 0 0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了一款号称取材于真实故事的抗疫剧《最美逆行者》，其中有一片段。招募志愿者时，女性无一报名，领

导因此号召：“咱们报名的都是男同志，是不是女同志也出一个呀。”刚上线即被网友指出严重脱离事实

——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抗疫医务人员中，女性占2/3。评论区中，有网友将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认为网民

之所以忽视长征中的女性力量，是受到了媒体的宣传导向。

在呼声下，共青团中央的账号添加了一张有女性人物的配图，但4月12日，又另外发了一篇微博：“极端女

权已成网路毒瘤”，并称“全网齐心切除毒瘤，还网络一份清朗，已经刻不容缓”。有网友照原文的模板建立

了一个名为“极端男权已成网路毒瘤”的话题，没多久就被微博遮罩了。

张若然大失所望，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坍塌。“作为一个官媒，一定程度上是代表了国家的这种形象的。然后

皮下却能披著官皮说出这种话，让人还是挺寒心的。”

在共青团中央的微博评论区，支持者众多，还有女性“挺身而出”，把极端派与温和派在内的女权主义一概

定性为“目的是撕裂中国”，誓不与她们“同流合污”。

张若然已经习惯了类似“我女我也”（我是女生，我也这样觉得）的理中客发言，如今，她在微博看到类似

的话题时还是会下意识“转发”与“点赞”，“在没办法提供其他帮助的时候，我觉得贡献一个转发，也就算是

贡献自己的力量了。”

“女权主义”的思维也在影响著李筱琦的思考方式，让她时刻考虑到边缘者与少数派的感受。她始终觉得，

哪怕游戏中只有1%的玩家是女性，游戏的制作方也要照顾到这一少部分人，毕竟，“当你考虑到更多的人

群的时候，更多的人群才会去拥抱你。”


